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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伯箫原名熙成，当代著名散文

家，一生笔耕不辍，成果丰硕。最能代

表其散文成就的是《记一辆纺车》《菜

园小记》《歌声》《窑洞风景》等一组回

忆延安生活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馆

珍藏有吴伯箫1961年创作的《记一辆

纺车》和《种菜》（后改为《菜园小记》）

两部手稿，保存于恒温恒湿的手稿库

中。这两部手稿是由中国作家协会捐

赠，上世纪90年代初入藏中国现代文

学馆的。

《记一辆纺车》和《菜园小记》作为

描写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典型性的剪影

和片段，放声歌颂延安精神，弘扬依靠

自己的双手，向困难作斗争的精神，发

表于正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吴伯箫创作

的初衷。

《记一辆纺车》手稿共8页，作者用

毛笔书写于“20×20”“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专用稿纸上。首页左上角

盖有《人民文学》杂志的红色发稿印

章，可以清晰看到“1961年4月”字样；

末页尾部有完稿日期“一九六一年二

月十五日，春节”字样。从整部手稿

看，几乎每页稿纸上都有多处修改的

痕迹，或添加或删除，作者都有明显的

标识。尤其是删除的字、词、句，吴伯

箫均用墨笔沿字的轮廓涂成方形，看

上去非常工整，并在每页稿纸上标注

了页码。

《种菜》手稿共7页，作者也是用毛

笔书写于“20×20”灰格稿纸上。手稿

的首页顶端盖有《人民文学》杂志的红

色发稿印章，上有“人民文学1961年5

月”字样；手稿末页有完稿日期“一九

六一年四月九日”字样。从印章上看，

这篇文章应发表于1961年 5月号《人

民文学》杂志上，但笔者查看 1961 年

《人民文学》杂志后得知，这篇文章实

际上发表于1961年6月号《人民文学》

杂志上，并更名为《菜园小记》。手稿

中有红、黑两色毛笔修改的字迹，将修

改笔迹作了比对后发现，红色字迹不

是吴伯箫的手迹，应为编辑的修改笔

迹，而黑色修改字迹才是作者手迹。

将《种菜》原稿与1961年发表于《人民

文学》杂志上的《菜园小记》作比较，发

现内容有多处修改，从而判断这部手

稿为初稿而非定稿。

笔者将两部手稿原稿与 1961 年

《人民文学》杂志的刊发稿（以下简称

“刊发稿”）作了比较，发现《记一辆纺

车》和《种菜》虽创作并发表于同一年，

但很明显，《记一辆纺车》原稿与刊发

稿相比，修改得极少，只有两处添加了

文字。而《种菜》的刊发稿却作了大量

修改，汇总了一下，有20余处。整体来

看，这次修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

对个别语句措辞的修改（包括题目），

二是俗语、谚语的引用。一篇文章语

言表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感情表达

的效果。本文拟对《种菜》原稿与刊发

稿做一个比较，同时浅析修改的原因

及其文学价值。现把主要异同点列举

如下并加以说明。

标题 原稿：《种菜》

刊发稿：《菜园小记》

作者将作品名由《种菜》改为《菜

园小记》，更富有文学色彩。

第1页 原稿：种花好，种菜也好。

刊发稿：种花好，种菜更好。

从原稿修改的痕迹中依稀可见，吴

伯箫开始用的是“更”字。后改为“也”

字，但在出版时又将“也”字改为“更”

字。一字之差，“更”字能够在“好”的

程度上再进一步，凸显了种菜的好

处。可以看出，作者是经过反复斟酌

推敲的，仅一个字反复修改，见证了作

者创作时的思绪，修订时的考量。

第1页 原稿：果实成熟的时候，杏

是水杏，桃是毛桃，海棠是垂垂联珠，

又是一番盛景。

刊发稿：果实成熟的时候，杏是水

杏，桃是毛桃，垂垂联珠的海棠，又是

一番繁盛景象。

原稿是“海棠是垂垂联珠”，而刊

发稿改为“垂垂联珠的海棠”。笔者查

阅了收录于《北极星》与《吴伯箫散文

选》中的《菜园小记》，发现两部散文集

又改为“海棠是垂垂联珠”，这样的语

序与前文是一致的，读起来更顺畅。

第2页 原稿：在延安的人，大家都

在工作。

刊发稿：在延安的同志，大家都在

工作。

作者将原稿中的“人”改为“同

志”，这样的表达把延安人民之间的距

离拉得更近，这样的称呼更为亲切。

第3页 原稿：从石窠通菜地挑一

条窄窄浅浅的水沟

刊发稿：从石窠通菜地挖一条窄窄

浅浅的水沟

作者将原稿中的“挑”字换作“挖”

字。挑，是多音字。读 tiāo，有挑选，

挑剔，挑毛病等词意；读tiǎo，有挑战，

挑衅，挑拨，挑逗等词意。所以，“挑一

条水沟”不符合日常语法。而“挖水

沟”则更贴切。

第3页 原稿：出了九就能发出韭芽。

刊发稿：出了九就能发出鲜绿肥嫩

的韭芽。

在刊发稿中增加了“鲜绿肥嫩的”

修饰语，形象地描写了韭菜的良好长

势，更好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延

安军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可喜

的成果。

第4页 原稿：为了积肥，大家趁早

晚散步的时候到来往牲口多的大路上

拾粪。有一次，一位写小说的同志，出

门没带粪箕，用手把新下的驴粪捧回

来。“要吃香的，就离不了脏的。”当时

传为佳话。组织上请菜把式，老农讲

课，大家跟着学了不少知识。《万丈高

楼从地起》的歌者、农民诗人孙万福，

就是有名的老师之一。记得那个时候

他是六十多岁，精神矍铄，声音响亮，

讲话又亲切又质朴，那老当益壮的风

度，到现在还留着深刻的印象。跟那

些老师，我们学种菜，种瓜，种烟。

刊发稿：“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

家”。为了积肥，大家趁早晚散步的时

候到大路上拾粪，那里来往的牲口多，

“只要动动手，肥源到处有”啊。我们

请老农讲课，大家跟着学了不少知

识。《万丈高楼从地起》的歌者、农民诗

人孙万福，就是有名的老师之一。记

得那个时候他是六十多岁，精神矍铄，

声音响亮，讲话又亲切又质朴，那老当

益壮的风度，到现在我还留着深刻的

印象。跟那些老师，我们学种菜，种

瓜，种烟。

这一段是全文修改最多的，有长短

句的调整，也有句子的删减或增加。

删去了“有一次，一位写小说的同

志……当时传为佳话”以及“菜把式”

等内容。加上了“只要动动手，肥源到

处有”这句俗语，与前面增加的“庄稼

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有了很好的呼

应，又能把大家收集肥料的现实性和

劳动的热情表达出来。将“大家趁早

晚散步的时候到来往牲口多的大路上

拾粪。”这一长句改为两个短句，使文

章节奏更加明快，干脆利落。除前面

提到的两句俗语、谚语，《菜园小记》中

还引用了大量的此类语言。这很大程

度上或许取决于“文本”内容：作品着

重在叙写种菜的乐趣，这样一篇充满

“泥土气息”和“蔬菜清香”的文章，其

语言特色似乎只有与其“土气”相符，

才能更恰当地表达文章朴实的内容和

淳朴的感情。这些来自民间的俗语、

谚语，生动而不夸饰，朴实而有活力，

自然亲切，平易晓畅。

第5页 原稿：是劳动量最多的时

候……可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

勤地不懒，就算种的只是希望……

刊发稿：是劳动量最多的时候……

可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算种的

只是希望……因为那是用成实的种子

种在水肥充足的土壤里，人勤地不懒，

有一分劳力就一定能有一分收成。

作者在刊发稿中调整了“人勤地不

懒”的位置，把“人勤地不懒”放在“有

一分劳力就一定能有一分收成”之前，

更符合句意的表达。

第6页 原稿：蒜在抽苔，白菜在卷

心，芫荽在散发着脉脉香气；那时候人

也会感到一种田园乐趣。

刊发稿：蒜在抽苔，白菜在卷心，

芫荽在散发着脉脉香气；那时候，人也

会感到一种真正的田园乐趣。

在“田园乐趣”前增加“真正的”这

个定语，让人感受到作者那种发自内心

的快乐心情，把田园的乐趣、丰收的喜

悦、劳动的诗情，凝练于“真正”二字上，

让读者真切地体味到作者的情感，有着

“言约而旨丰，辞近而意远”的意境。

中学时，笔者学过《记一辆纺车》

和《菜园小记》。30年后，读到这两篇

散文的手书原稿，倍感亲切。那些泛

黄的纸页呈现了作者创作时的心绪；

删删改改的字里行间，有书稿编辑与

作者的原始共鸣；在创作与修改之间，

手书文字与印刷铅字之间，映现着那

个时代创作的缩影。

《《
黑
红
点

黑
红
点
》》
三
题
三
题

□□
张张

欣欣

版本及其他

作为吴伯箫正式出版的散文集，

《羽书》《潞安风物》之后，就是《黑红点》

了。此集先后有两个单行本，一、1947年

4月，新华书店佳木斯东总分店（东北书

店印行）初版，定价250元。收散文11

篇，序1篇。篇目：《黑红点》《打娄子》《游

击队员宋二童》《化装》《一坛血》《文件》

《“调皮司令部”》《战斗的丰饶的南泥

湾》《“火焰山”上种树》（附录《建设边区

运动》）《新村》《孔家庄纪事》《后记》。

二、1950年9月，散文集《黑红点》北京

版由新华书店发行，繁体字竖排，印数

10000册，定价2.90元。在1947年《后

记》之后增加北京版“后记”：“本书在北

京重印，抽去一篇《孔家庄纪事》，添入

一篇《十日记》。原东北佳木斯版正文及

后记印错了的地方，都有改正。1950年

4月10日，作者。”篇目如“后记”所言，

以《十日记》替换了《孔家庄纪事》，还是

11篇。两个单行本的封面也不同。

作者在1947年佳木斯版《后记》中

交代此集作品的由来：“这里印的11篇

短文，大都是从我1944年10月到12月

三个月中间所写的散文里选出来的；算

是稗谷里扇簸出的一撮粮食吧，但因笔

耕欠收，粮食也没到稔熟的火候。”不过，

对照每篇后面的写作日期，不少篇目却

并不在1944年10月到12月三个月间，

有的写于1943年，有的写于1944年上

半年，《孔家庄纪事》则写于1946年，“大

都写于”云云，未必确切。此其一。

其二，《后记》又云：“11篇小文章，

为什么还分作两集呢？不是故意小题大

做，而是想区别一下文章的内容性质：一

集写敌后战斗；二集写生产。”细看，前7

篇是“敌后战斗”，又 3篇是“生产”，最后

一篇《孔家庄纪事》其实是写抗战胜利后

张家口附近孔家庄以“减租减息、增加工

资、清算斗争、扶弱济贫”为内容的社会

变革，或曰农民的“翻身”。

其三，《后记》第三段：“这些短文，

除《孔家庄纪事》发表于张家口出版的

《北方文化》，其余最初都是在延安解放

日报发表的，有几篇被别处的报纸或刊

物转载过，加上另外六篇，也曾作为一

个集子编入张家口文协分会主编的《长

城丛书》，因此看到不易，遂另选一下，

重印出来。”这里有两点：一是“其余最

初都是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似不

确；二是“也曾作为一个集子编入……

《长城丛书》”，如果这真是一个集子，那

么《黑红点》单行本就不是两个而是三

个了，可惜这个集子目前找不到。

其四，1947年《后记》最后一段：“印

这样一个集子，没有什么很大的目的：

有一点意思的话，就是在表明一下听了

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自己朝着为工、

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摸索前进走得如

何迟缓，并从而知所警策，期于今后继

续努力而已。”这可能是本集最重要的

标志性意义，即标志着吴伯箫散文写作

的一个自觉转向：自觉按照毛泽东延安

文艺讲话的要求写作。

对吴伯箫而言，这种政治方向的明

确至少有几方面的力量促成：1941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听取毛泽东文

艺讲话，1943年初“审干”遭捕及随后的

党校学习。最终，政治上的“改造”带来

写作上的“自觉”，《黑红点》之不同于

《羽书》《潞安风物》，而又开启了以后的

《出发点》《北极星》，尽在于此。

吴伯箫笔下的敌后故事

“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不

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今天攻

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叫强

盗顾西不顾东，叫强盗军力不集中。”这

是抗战时期流传甚广的歌曲《到敌人后

方去》的一段歌词。吴伯箫散文集《黑红

点》有一组通讯，写的便是抗战中河北、

山东一带的敌后斗争故事，其中最为人

称道的两篇是《黑红点》和《一坛血》，不

少人正是因为这两篇通讯才知道吴伯

箫的。比如罗竹风就回忆道：“我对吴伯

箫同志的第二个间接印象，是在读过他

所写的报告文学《一坛血》之后。这是专

门揭露鲁西一个制造摩擦、曲线救国、

残民以逞的土顽戚（迟）子修累累罪行

的，当时就感觉到深刻而又生动，不亏

为一篇力作，在根据地也是影响较大，

流传相当广的。”

对这两篇通讯，吴伯箫自己老年时

期也有说明：“《黑红点》，事例是多方面

采访的，从前方回到延安才写出来，常

有人提起。《一坛血》，记的事情是听聊

城专员谢鑫鹤同志谈的，谈就是一道写

作过程，我记录整理之后又送他看过，

当时作为电讯稿发到各根据地，知道那

篇东西的人就比较多。很多同志认为我

在山东打过游击，大概就是从《一坛血》

引起的。”这里“多方面采访”“从前方回

到延安才写出来”“听聊城专员谢鑫鹤

同志谈的”云云，经细读原文和查阅资

料，可判断为是1939年春从晋东南回

到延安后、特别是1943年到中央党校

学习期间采访相关人员而写作，因谢鑫

鹤1943年11月后确有到中共中央北方

局党校、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经历，而

作品中的故事亦多发生于 1940 年前

后，属于抗战中后期的事了，这与《潞安

风物》有所不同。

写这组敌后斗争故事的1944年，

吴伯箫正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故事性强、英雄形象、调子乐观，是

这组故事的特点。

《黑红点》里说，所谓“黑红点”就是

冀南敌占区老百姓、八路军和抗日政府

“对汉奸、伪军、帮敌人当狗腿做坏事的

家伙的善恶记录”。老百姓有那些坏人

的名册，做好事名字下面点红点，做坏

事名字下面点黑点，1942年有了根据点

数“抗战胜利后算总账”的提法，故而那

名册也被叫做“生死簿”。吴伯箫此文就

围绕这生死簿讲述了若干个有趣的故

事：老父亲到当伪军的儿子的炮楼前骂

儿子，八路军优待转变了的伪军家属，

对贪利和糊涂的伪军则以劝说、宣传、

警告等方式“攻心”，警告也不奏效就

“消灭他们”……此篇虽也是大题材，而

写来笔调轻松，欢快幽默，表现的是民

族性格中的大义和智慧，也看得出抗战

中后期人民胜利信心的明显增强。

《打娄子》《游击队员宋二童》《化

装》《文件》《“调皮司令部”》诸篇亦大致

如此，无论是战斗小组，还是单独一个

如宋二童，在具体的斗争中固然也有严

肃和悲壮，而底子里透出的却仍然是轻

松、乐观和欢快。譬如游击队员宋二童

的三个小故事，先是用吹哨子迷惑日军

搅乱了敌人的保卫计划，第二次是用一

杆没有子弹的“独出子”枪截取了汉奸

的“三八盒子”，第三次则硬是从敌人盘

踞的县城追回了自己停放在村里的脚

踏车。“宋二童小伙可真漂亮呵：身子发

育得壮健结实，性情又明朗又爽快。”

“真的，聪明、机智、勇敢，没叫宋二童失

望。”——吴伯箫如此称赞他欣赏的年

轻英雄。

比较起来，《一坛血》却是沉郁悲壮

的。其中写了汉奸军队与日军合谋对阚

庄抗日自卫队的疯狂报复，“男的被屠

杀，女的被奸污,”“青年壮丁，都被用枪

逼到东门外，那里摆了四把铡刀。没有

审问，不要口供，凡是能使用枪的结实

些的小伙子，都一律上了铡。劈腰两断，

一连铡了82个。”也写了老百姓对这血

海深仇的牢记：“葛富生老先生在那个

最悲惨的日子里，瞅机会用一个白瓷坛

子装了满满一坛血，焚了香，磕了头，他

把它放在葛家祠堂里。每逢初一、十五，

他便虔诚地去祠堂看看，多皱的肃穆的

脸上，每每是老泪纵横。”最后，老百姓

迎来了八路军……

《一坛血》的故事，给读者心灵的撞

击是强烈的，我最早读它，最受触动且留

下最深印象处即是葛老先生以白瓷坛子

装起满满一坛血这个场景。葛老先生这

个人物身上，似乎蕴藏着一股强大的民

族精神的深沉力量。

“这是建立革命家务……”

1943年，或许是吴伯箫一生中最难

堪和痛苦的一年。年初，他在边区教育

厅以“重大特嫌”遭到逮捕。接着，西安

国民党当局在民众教育馆举行“追悼被

共产党迫害致死的二十八位文化名人”

活动，目的是反共，被追悼人员中也有

吴伯箫名字。夏天，教育厅中等教育科

科长的职务被撤去，安排到中央党校第

三部学习，名义上是学习，实际是“审

干”的继续，遭受着空前的精神压力，到

“鲁艺”等单位作“坦白”……

而《南泥湾》一文，也正是写于这年

的秋天，发表于《解放日报》，原题为《战

斗的丰饶的南泥湾》。从容的叙述和乐

观的调子，一点也看不出吴伯箫此时正

经历着内心波澜。从延安文学角度言，

《南泥湾》可能是至今评价不够的一篇

开拓之作，不止是它首次正面、全面报

道大生产运动的代表性和象征性之地

“南泥湾”，还在于该文最早对南泥湾文

化内涵作出了思考和提炼。文中表述：

“这是建立革命家务。不剥削人，不敲诈

人，用地利和自己底劳力，白手起家，大

家享受，真是再好也没有！”又说：“八路

军在南泥湾，生产还是次要的……它主

要的还是整训和教育。”“更真切地说：

八路军生产、教育，解决供给，提高质

量，更大的目标是为了战斗。”建立革命

家务、整训与教育、战斗，这些说法很能

醒人耳目。

吴伯箫老年时期回忆：“去南泥湾

参观，是中央党校第三部组织的。同行

的记者有杨朔、艾青、马加、陈波儿、金

肇野等六七位同志，或者还多一些。坐

卡车。坐在卡车最后边的一路没说一句

话的同志，后来知道是西北局的张秀

山。那时没有自由主义，不必问的事不

问，没有必要介绍的同志也不介绍。”

“到南泥湾的当晚，王震将军就在窑洞

门前接待了我们。”“在三五九旅两个团

部都住过。南泥湾山上山下，沟里沟外，

部队的班排生活出操、射击、生产，都见

习了，参观了。在后方，又像在前线；作

客，又像在自己家里……丰富多彩的活

动，感受，《南泥湾》所记的不过是万分

之一。”（吴伯箫《〈南泥湾〉的写作》）

作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一个重

要标志的南泥湾，如今人们提起来只模

模糊糊有个一知半解，对具体情况并不

真正了解。吴伯箫此文比较全面地介绍

了八路军三五九旅从开垦、基建，到工

业、农业生产和畜牧，以至习武（训练）、

文化教育的成绩，尤其是用了不少数字

来体现这些成绩，给人以深刻印象。“我

们每个战士，节约储蓄，加入军人合作

社的，30元一股，常常有人入到 30股

40股呢。过中秋节，每个人吃到半个西

瓜，三个月饼。”

《南泥湾》之外，同属于“建立革命

家务”主题的尚有《“火焰山”上种树》

《新村》两篇。“种树”介绍了靖边一位

“爱树成癖”的“植树和卫生英雄”白云

瑞，《新村》原题《徐义凯新村》，介绍的

则是五个“受苦人”投奔边区石门关，齐

心合力，开荒种地，揽工打短，几年之内

建起了一个新村，其中徐义凯还因为突

出的组织能力当选为“移民英雄”。吴伯

箫写边区经济生产，角度新是一方面，

写法的朴素、平实是另一方面，《南泥

湾》还有着一些政治化、概念化的语言，

《种树》《新村》就更加质朴，不加夸饰，

写出了农民自身所具有的活力和智慧，

令人信服。《种树》中很细腻传神的描

述：“他爱树也像爱人人爱牲畜一样。栽

种时选苗，选地，选栽种时令。柳树选那

皮带嫩绿，没有斑点裂缝，没有黑心的

头次落椽的栽子。因为苗嫩水分大，地

干也能补救，埋的深浅，要看栽子的高

低。山地鸡蛋粗的低栽子比高栽子好。

能载两季：春天清明前后（前10天比后

10天好），秋天立冬前后（后10天比前

10天好）。沙柳、毛乌柳、家柳要压梢，

梢是肥些嫩些的好。地挖尺把深，先撩

老土，后填新土。白杨、青杨要带根刨，

不带根栽不活。水桐高栽子顶上要留

三四根细梢枝。椿树起圪都都（打苞发

芽）再栽。桑树栽条子。榆树种榆钱（拣

那熟透的，滚胖的）。桃杏种核（要秋里

种，春里种往往沤坏了不出）。月牙树

多久也能栽。龙柏梢春上种，栽一棵活

一棵……”这一段，简直就是一部种树

经，这显然是作者采访深入细致的结

果，可也是作者本人农林知识积累丰

富且对乡村经济富有感情使然。多年

以后，作者在北京重写延安，犹有《菜

园小记》那样充满田园风味的佳作，若

没有这种乡土情感和田园经验做底

子，那是无法想象的。


